
    人们将没有血缘

关系的、多年的铁哥们，

称为老兄弟。 老兄弟不

是嫡亲兄弟却胜似嫡亲兄弟。一个老

字，极为精妙，将时间的锤炼、空间的

转换进行了高度浓缩。兄弟可以有一

大串，经过大浪淘沙，老兄弟只有几

个了。 老兄弟聚在一起，他们可以通

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读懂对方。 从

兄弟到老兄弟，这个时

候的友情已经超脱一

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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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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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季，祖父突然中风了，虽然救过来了，

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不清，右半身完全失去了

知觉。祖母年迈，我的父母都在远方工作。我刚参加工作不久，

谁来照顾老人？我急得暗自流泪。

一天早晨，我正在后院洗衣服，邻居小辉跑来对我说，我妈

给你家介绍了“帮忙人”（即护工），已经到你家了。我奔进屋去。

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坐在小板凳上，见我进屋，抬头腼腆

一笑。看他长得周正，我心生疑虑，他真的愿意伺候一个没有一

点血缘关系且半身不遂的老人吗？这时，祖父在床上哼了一声，

小伙子毫不迟疑地站起身，走到床边拿起了便盆。从此我多了

个兄弟，与我一起尽心尽力服侍老人。

兄弟名叫明伦，爱唱戏。在八个样板戏垄断舞台的年月，我

家能听到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戏剧，明伦告诉我，他是绍兴人，他

唱的是家乡戏越剧。一次他从贴身的口袋掏出一张剧照，指着

中间拄拐杖的老太太，明伦说这是他妈妈，扮演《红楼梦》中的

贾母。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现在不演戏了，下放到这里的工

厂做工。原来，明伦出来做帮工，也是为生活所迫。尽管苦和累，

但明伦始终是乐观的。

祖父去世后，明伦回了家乡，从此，再无他的消息。不久，我

考上大学，离开了家乡。曾听明伦讲过，他要当越剧演员。我坚

信一个能吃苦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一直以来，我喜欢着越

剧，我希望寻找到曾经用年轻的臂膀为我家撑起一片天，帮助

我渡过难关的兄弟。“喔 ，亲爱的好兄弟亲兄弟，下辈子还要和

你做兄弟！”

寻找老兄弟

众乐乐带乐众微友

    “我们站在你的身后，战歌伴你左右。为了梦

想，为了胜利，为了上海 always win（一直赢）！”和

其他球迷团体无异，“热血战团”也曾隔三岔五组

织“战友”聚餐。集体唱战歌是其间必不可少的节

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热血”不再抱团去“八万

人”看球，但情谊未散，“年夜饭”依旧。召集人晓飞

联系我时总不忘嘱咐一句:“你是‘热血’的元老，

一定要来哦！”

是的，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同战团好几位弟兄

的人生重要片段。

五年前，小许要向女友求婚。晓飞心领神会，

提议数百“热血”弟兄在上港队下一轮主场比赛的

中场休息时段，以唱歌的方式为小许的看台求婚

造势。众人纷纷响应。群里商定曲目后，不会唱的

一些人特地上网搜索歌词和旋律跟着学。是日，小

许女友以为是被带来看一场普通的中超联赛。她

怎也不会料到，男友一番肺腑之言吐露过后，我们

齐声替小许唱出张宇的那首《给你们》：“他将是你

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球迷大

家庭迸发出的温情，一改人们概念里球迷只会嘶

吼的原生印象。

如今，很多弟兄已从初入“热血”时的青涩少

年升级为人父，我被他们的孩子称作“伯伯”，有如

亲眷相见。回忆起在现场为钟爱的主队摇旗呐喊、

击掌相庆以及几度掩面而泣的情形，我们感慨万

千。那是一批人的青春啊！

国内疫情得以控制后的首顿“年夜饭”临结束

前，晓飞、翔翔、老赵、斌哥和我在包厢内赤膊站上椅

子。大家挥舞围巾，战歌再起。这一次举杯，不为

绿茵场上的赢，而是共祝愈加美好的明天。

竹吟

“热血战团”的友情
侯晨轶

徐琏

胜似“亲兄弟”

    “老兄弟”的“老”不仅仅指时间的概念，而且

还指情感上的“长久”。

今年清明期间我去了兴化与失散 64年的亲

人团聚。之前通过各种手段寻到还健在的两个哥

哥，通过电话联系，约好清明我回故乡寻亲并祭奠

父母。我曾预想届时见亲人的那一刻，双方会有相

拥而泣甚至不能自已的场景，然而却没有。那天相

见，虽是亲兄弟，但却感觉像平时跟初次见面的朋

友寒暄一样，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有“一股暖流涌心

头”，如左手握右手，即使一时激动泪润眼眶，有内

心深处也绝无那种刻骨的亲态！当然，他俩也无见

到亲弟弟那样激动异常，其他人如下一代就更没

“叔叔”的亲意了。这也难怪，作为当初最小的孩子

刚生下就送予养父母，我一直是“独苗”。如今突然

兄弟见面，虽有血缘关系，却如同路人。

倒是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位朋友 Y君和

Z君却因相处多年宛若兄弟。Y 君与我从幼儿

园、小学、中学皆是同学，即使他去农场、部队、企

业，都没与我中断联系，退休后更是亲密无间，生

病陪护、看房搬家、大件购买等都亲力亲为。而 Z

君跟我同天进单位，既是同事亦是朋友，相识相

知 40年情谊，只要我有事招呼一声，立刻就到；

家里任何物品或电器故障，他会马上来检查维

修；即使办一些重大事情，他也会像亲兄弟一样

帮我出谋划策……

故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兄弟”有时胜过“亲

兄弟”。“亲兄弟”的“亲”是源于血缘和传统的宗

法观念，没有时间的“厚”也就没有“亲”；而“老兄

弟”的“老”是生命的交互碰撞与支撑，由日常弥

久的“亲”铸就了“老”。

他称我为“兄弟”

    依依是我的女友，为人豪爽，乐于助人。说一

不二的脾性，给人一种女汉子的印象。怪不得那

天姐妹们聚餐，她的手机响了，传出的话音是：

“我的好兄弟哎，你近来好吗？”见我有点疑惑，依

依莞尔一笑说：“这是我的一个同乡异性朋友，相

处几十年了，相互之间帮过不少忙，助他走过了

生活中的坎坷，他原来叫我阿姐的，后来改称叫

‘兄弟’了。”依依说她对称呼无所谓，但既然是

“兄弟”，那要有所担当了。

那一年“弟弟”想走致富之路，和别人拟各出

资 30万元合伙办一个养鸡场。但他只筹集到了

20万元。无奈之际，他向依依求助，说：“阿姐，能不

能借我 10万元？”当时依依的手头也有点紧，一下

子拿不出 10万元现金来，她又从别人那里借了一

些钱，凑满 10万元转账给了“兄弟”。有人劝依依

借钱事要小心，10万元也不是一笔小钱，不要到

后来落得鸡飞蛋打一场空。依依说她了解她的“兄

弟”做事牢靠。后来“兄弟”合伙办的养鸡场成功

了。2年后还她 10元万时，给了一个红利包。依依

不在乎。说看到兄弟创业成功就很开心了。去年疫

情期间，“兄弟”的养鸡场生意惨淡，依依又利用自

己在上海的关系，主动帮助乡下的“兄弟”联系了

一个商家，定期收购他的活鸡，扭转了困境。

依依的故事激起了一桌人的共鸣。姐妹们说

想不到咱们女性群里，竟然有一个如此待人的好

“哥哥”。有人建议以后大家不要和依依以姐妹相

称了，也叫她“兄弟”吧，如何？一桌人鼓掌通过。

依依说，谁想借 10万元，放马过来吧。又是一

阵哈哈大笑。

君韵

费 平

摄影 / 赵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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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韦和老华是多年的好友、兄弟，共同的爱好和

如今联系交流的便利，使他们退休后走得更近了。

我和他们在同一个文学微信群，大韦是群主，

老华则是群里出了名的热心人。这老哥俩各展所

长、取长补短，把一个微信群整得像一个单位：有

群规，不允许发与文学历史无关的一切东西；有讲

座，大韦利用自己经营茶室的优势，专门辟出一间

教室，举办文化历史讲座；有旅游，策划组织了解

当地历史为主的文化旅游。老华呢，自担服务群友

的职责，第一时间转发群友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

供大家欣赏品评。

每次活动大韦定方向，老华出谋划策，完善细

节。会计出身的他还兼任“财务总监”，算账收钱又

快又准。

在老哥俩的默契配合下，不论是群里交流还

是线下活动都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群里讨论，各

抒己见，不乏真知灼见；线下讲座、旅游扩展视野，

增进感情。有一次活动视频还被做成《没想到上海

大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民国国徽》微信公众号文章，

广为流传。好些群友说，受群读书氛围感染，自己

捧起了久未读的书，捡起了久不写的笔，坐进了久

不坐的教室，仿佛青春正当年充满书香气的生活

又回来了，居然有一种又找到“组织”的感觉。

如今人们养老，精神需求更多，信奉“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的大韦和老华，带乐了一批同龄朋

友，解决的正好是精神养老的难题，也契合了当今

抱团养老理念。他们自己也从闭门读书写作，到和

志同道合的一大批人一起读书写作游玩，老哥俩

自己的快乐也放大翻番了不止一倍。


